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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3 月

26 日星期日，

四千余名法轮

功学员参加了

在美国纽约麦

迪逊花园剧场

举行的纽约法

轮大法修炼心

得交流会。 
 

▲2006 年 3 月 19 日，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办

圣帕翠克节大游行，法轮功学员作为唯一的华人团

体走在游行队伍中。◇ 

 

凡是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的大法弟子全部按违

反厂规处理，有的被非法开除工作，有的被非法开

除厂籍留厂察看 1－2 年，每月只开 300 元钱下岗

工资。从 2000 年 3 月 3 日到 2000 年 11 月 16 日，

金川集团公司曾被非法关押大法弟子有 18 人，六

年来，金川集团公司被非法判刑的大法弟子有郭红

等 9 人。 

 

我给一位老领导送去法

轮功真相资料，老领导乐呵呵

地说：“你不用送了，我每天

什么都能看上。”我好奇地

问：“谁给你送的？”他说：

“我们每天早上到一个地方锻 

炼身体，那里每天都挂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真相

资料，大家天天看，看完后放回原处。第二天又有新

的资料，已经快二年了。”（文/肖羽）◇  

明慧简讯 

金川集团公司犯罪事实 不
平
常
的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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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金昌七旬老人安宏全遭迫害含冤去世 

《华盛顿时报》2006

年 3 月 24 日刊登记者比

尔-葛兹（Bill Gertz）

的文章说，一名中国记者

揭露在中国北部有一家秘

密集中营，这家集中营被

医院用来摘取人体器官，

并贩卖给国内外的买主。 

文章说，最近，一位

化名为金钟的记者逃离中

国。金钟在采访中说，他

头一次听说摘取器官的事

是 10 月和 12 月，那些被

摘取器官的被囚者是法轮

功学员。 

金钟说：“这是谋

杀，这是国家实施的谋杀

行为。”“这种行径必须

停止。” 

金钟曾为一家日本 

新闻社提供稿件。他在寻找有

关中共政权对萨斯的反应时，

发现了地下关押中心。 

金钟说，一名中共官员

第一次披露这种秘密作业是在

辽宁省中西医血栓医院进行

的。这家医院位于中国东北的

沈阳苏家屯。 

金钟说，他发现在医院

的下面建有大型监狱，而法轮

功学员就被关在那里。有

6000 名法轮功学员被关在

这个地下设施。 

这家医院摘取被囚者

的肾、肝、眼角膜。然后

这些器官被出售给等待器

官移植的中外人士。 

向金钟提供消息的包

括该医院一名医生的太

太，这名医生也曾从事摘

取器官作业。这名医生因

从事这种可怕的器官摘取

作业以及披露这种秘密活

动，而遭受心理障碍。后

来这名医生的太太也逃到

美国。还有几名医院的工

作人员也揭露了从被囚者

身上摘取器官的行径。 

金钟说，他必须隐去

他的真实身份，因为他受

到中共特务的威胁。他以

前曾因他的报导两次被

捕，最近终于逃到美国，他

希望寻求政治庇护。 

金钟说，被囚者们的尸

体被投入到医院的锅炉里烧

掉。在锅炉房工作的工人从

尸体上拿走珠宝和手表，并

将他们出售。他说他已将这

些摘除器官的事件报告给美

国政府官员，包括国会议员

们。 

安宏全，男，72 岁，家住甘肃金昌市 13#区 24

栋三口 2 楼左手，原甘肃金川集团公司第二冶炼厂

（现改名为精炼厂）贵金属车间职工，曾因为头昏、

高血压等疾病于 1985 年提前退休。97 年 3 月开始修

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道德回

升，身心健康，各种疾病不翼而飞，人越来越精神。 

2002 年 4 月安宏全被第二次非法抓捕，邪恶之徒

给他强加的罪名是在家开法会，发真相资料，老人被

非法判劳教两年，在金昌市看守所非法关押 100 天,  

被送到金川公司戒毒所关押。指使犯人将他“挂”在

墙上“暴打”、“人格侮辱”等，最后老安血压高到

240，气上不来，恶警怕担责任，送他到医院，三天 

 

后放回家。回家后老人又惊又怕，一病不起，有时大小便

失禁，说不出话，尝尽了痛苦。四年中，老人所属的单位

每到敏感日还打电话对他骚扰，退休工资中的统筹费一直

不给。金昌市龙首公安分局 610 张树伟对此的答覆是：

“這是金川公司规定，退休人员只要是修炼法轮功的，全

部扣除。” 

2006 年农历年过后，老人感到身体非常不适，到医院检

查也没有查出病因，不幸于 2006 年 3 月 2 日含冤去世。  

 

迫害责任单位：金昌市政法委、金川集团公司 610，龙首

公安分局、金昌市看守所、精炼厂党委 

 迫害责任人：代宝吉，龙首分局国安科成为 610 恶警 

李新华，金川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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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我和丈夫都是名符其实的
聋哑人，我还行，能弄点笔墨；丈夫就差多
了，听不了，说不了，写出来的别人都理解
反了。 

在我们修炼法轮功前三年，师父就来
过我家。那是 1994 年，我因患一种疑难
病，医院治不了，正发愁，恰好丈夫就读过
的聋哑学校有个老师认识师父，把师父请到
我家。当时我不在家，师父通过遥视功能看
见了我和丈夫，说出了长相、装束，人在干
什么。数天后，那个老师来我家，告诉我师
父的层次非常高，不是一般的气功师。很快
我的病症消失了。后来我明白了，是师父把
我身上的病根清理了。 

1997 年因肾炎病复发，在难中开始修
炼法轮大法。拿起《转法轮》，看见师父的
照片，好象在哪见过似的，一遍书看下来，
脱胎换骨一般。 

在修炼之前，我和丈
夫感情不好，差点离婚。
我嫌他傻，没有男人具有
的能力，结婚十五年来我
们一直没有孩子。修炼大
法后，我开始重德，对丈
夫的态度一百八十度转
变，他感动极了，因此由
衷的感谢师父和大法。同 

澳门一景：澳门著名景点圣保
罗教堂前，游客们欣然接受法轮功
学员派发的真相资料。有的竖起大
拇指说：“法轮功真了不起！真伟
大！我们支持你们！” 

【明慧网】师父当年在中国传大法，千辛万苦，走
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大法的美好神奇象磁石一样
吸引了千千万万个有缘人，从全国各地赶来聆听师父的
亲自传功讲法。师父每到一处办班除了本地学员，还有
一群跟着师父走的“跟班”学员，师父走到哪里就跟到
哪里。每当学习班要结束，学员都恋恋不舍，都想在师
父身边多呆一刻，这一刻是多么珍贵啊！ 

我有幸成为这“跟班”大军里的一员。 
记得在广州、济南一下火车，就有一只挂着“法轮

功”牌子的车队来接站，这都是师父操心给安排的。在
广州体育馆门外的广场上，在师父办班期间有几十辆大
小客车挂着“法轮功”的牌子，接送听课的学员。一路
上浩浩荡荡，行人都驻足观看：啊！法轮功这么多人！

在延吉学习班上的第一天，几千人的会场
座无虚席，而我身旁却有几个空位子，我想这
是谁呢？师父都讲课了，怎么还不来？正想
着，只见一位中年男子风尘仆仆的带着两个男
孩，一个八、九岁，另一个十一、二岁，来到
空位子上坐下，说是刚下火车。我轻轻的问了
一句：“哪来的？”他回答：“甘肃来的。”
我不由的“啊”了一声：这么远哪！这时就听 
见师父说：这个法传的是够大的，很远的都赶来了。 

师父什么都知道啊！这时只见那两个小男孩轻轻的
把两腿一盘，挺直了腰板，认认真真的听师父讲法。我
在想：只有这么大的神圣的宇宙大法，才能吸引这么多
的有缘人万里迢迢的来听法。后来听说新疆地区还来了
一批到广州听法的有缘者。 

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里溶进了多少师父的操劳
和心血啊！ 

聋哑夫妻的患难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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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也开始读《转法轮》。 
1999 年 7 月 20 日迫害开

始以后，我决定站出来为大法
说公道话，丈夫也要求跟着我
做，并表示要和法轮功学员同
生共死。2002 年正月初八，我
俩在讲真相时双双被恶警绑
架，被关押在长春市第三看守
所。在那里，他受到的迫害比
我还重，但他什么也没说。提
审后有人问：怎么处置他俩？
关两个哑巴干啥，给放了。警
察感到不可思议，连哑巴都出
来维护大法，还俩口子呢。 

随后，不法人员利用亲人
阻止丈夫讲法轮功真相，婆家
全家人给我们施加压力，不许
我们出去。我知道这是因为家
里人不明真相，受谎言毒害太
深，于是我把最难以启齿的事
告诉了家人，目的是让他们知
道大法给这个家、给他们的儿
子带来了什么好处。丈夫为什
么这么坚定，谁在给他造福，
并反问他们这一切都是 XX 党惹
的祸，你们为什么不敢去针对
它，反而针对有恩于自家的大
法？他们无话可说，走了。几
天后他们回来道歉，表示不再

干扰。从此以后，丈夫一直跟着法
轮功学员向世人讲清法轮功真相，
用他自己的特长──工艺美术，刻
字、制作真相横幅。看着他那认真
的劲头，我深为感动。 

我深深体悟了师父对所有生命
一视同仁的慈悲救度。聋哑人在社
会中，是最低层、最不起眼的。然
而，我和丈夫却始终感受到师父的
慈悲呵护。在“真善忍”大法在人
间蒙冤、遭受巨难之时，不管谁能
在乱世中选择了善、选择了正，他
将获得的是最伟大的境界。 

一位学员，是安徽农村来的小伙子，1.80 米
的大个，长的很帅气，他告诉我，半年前他还是一
个残疾人，腰弯的快成 90°的罗锅，是师父第一
次在安徽讲法时，当地的气功协会把他介绍给师父
的。师父几次拍拍他的后背，他的腰就直起来了，
他对师父的感谢无以言表，也是师父走到哪里，他
就跟到哪里。在后来的学习班上师父知道他经济很
困难，还免了他的学费。 

提起学费，当时法轮功学习班收的学费在全
国气功班各门派的收费中是最低的，而且跟班的老
学员只收半费。因为法轮功的收费低，引起其它门
派的不满意，跟气功协会提要师父提高收费的标
准，但师父一直都没动。 

照相，是所有参加学习班学员的心
愿。师父无论怎么忙、怎么辛苦，从不
拒绝学员的要求，安排时间照相。可是
照相是个苦差事，几千名学 
员都要跟师父照相，谁也不放弃。夏 
日的郑州，赤日炎炎。师父总是祥和的、慈悲
的、笑容满面的走来走去与大家一起照相。 

         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幕，真是惭愧至极，那
时我多么的自私。怎么就没有为师父想一想，讲了这么多
天的法，当天又讲了一上午，下午又与大家照相这么长时
间。只有把埋藏的很深的“私”全部去掉，才能达到师父
要求的无私无我的标准啊。 

今天回忆起师父当年在大陆传法的千辛万苦，和我们
表面上能感受到的师父对弟子的呵护、珍惜，那真是沧海
一粟！实际上师父为我们的付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然
而永远也不会忘怀。（文／大陆法轮功学员） 


